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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研究回顾

学术界一般将北宋之前与北宋以后的定窑
生产状况相区分，如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
陶瓷史》即将唐、五代定窑称为“曲阳窑”，以与
北宋以后的遗存相区别 [1]。 原因是古代的谈瓷
著述，特别是明代后期清赏类著述，都把定窑列
为宋代名窑。 穆青最早提出“早期定瓷”的概念，
认为定窑在北宋形成独特艺术风格之前的唐、五
代产品应属“早期定瓷”范畴 [2]。 虽然其观点受
到古代谈瓷著述的影响，但他注意到了宋代定
窑的成就育成于唐、五代当地制瓷业的技术发
展，并指出其与宋代定窑是一脉相承的。 本文
以“早期定窑”指称北宋之前的定窑生产阶段。

关于定窑创烧的时间， 文献中无明确记
载， 古代谈瓷文献无一例外将定窑记为宋窑。
20世纪 20年代叶麟趾发现定窑遗址后 [3]，陈万
里于 1951年对窑址进行了调查，确认了定窑所
在地，并主要依据光绪《曲阳县志》所载立于后

周显得四年（957年）王子山院舍利塔碑碑阴所
刻供养人姓名中“□□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
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
窑商税务使冯翱”的题名，认为五代后周时曲
阳龙泉镇已有瓷窑，且规模相当大，所以瓷窑
商税务使才会在龙泉镇监收窑业税，由此证明
定窑在五代时已在烧造瓷器 [4]。 其后关于定窑
创烧的时间和早期定窑生产面貌的问题就一
直为学者们所关注。 关于定窑创烧的时间，依
据观点产生的时间先后，大体可归纳为晚唐说[5]、
初唐说[6]、中唐说[7]、隋代说[8]。

纵观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
资料积累程度和不同学者认知系统的差异，关
于定窑创烧问题，所得结论各不相同，至今没
有定论。 究其原因，即在于窑址发掘资料及在
此基础上开展分期研究的欠缺，导致相关问题
的讨论缺乏年代学标尺。 20 世纪 60 年代发掘
地层及出土遗物介绍的简略 [9]和 80 年代大规
模发掘资料刊布的滞后 [10]，致使定窑的创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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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及早期发展阶段的产品面貌和装烧工艺等
仍不明晰。

在此背景下，2009~2011 年，河北省文物研
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
址文物保管所等单位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
性考古发掘，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 4
个地点布方发掘，在北镇、涧磁岭（A、B、C 区）
的 9 个探方中发现了唐、五代时期的地层堆积
及窑炉、灰坑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瓷器、窑具
等遗物，为早期定窑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11]。地
面调查和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北镇区有较多早
期遗物，是定窑初创阶段生产的中心区域。 根
据地层堆积情况以及出土遗物的品种、 器类、
造型、胎釉、装饰、装烧工艺等方面的不同特点
和时代变化，我们将北镇区遗存分为三期五段[12]，
其中第一期的中晚唐时期及第二期唐末五代
时期的前、 后两段代表了定窑的早期生产面
貌。 本文即以北镇区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涧
磁岭区的唐、五代窑业遗存，对早期定窑的产
品面貌进行总结，并对相关问题加以讨论。

二 中晚唐时期：定窑的创烧和初步发展

根据我们分期研究的结果并参照文献资
料可知， 定窑第一期的时代为中晚唐时期，时
间自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至唐僖宗乾符六
年（879年），为定窑的创烧时期。此期时间跨度
较大，但由于出土资料较少，无法做进一步划
分，北镇区出土遗物中可资对比资料主要集中
在 9世纪中叶前后。 因此， 这一时期较早阶段
的产品面貌尚不明，北镇区可能并无此段的遗
存（容后述），后段遗存在北镇区有发现。

如前所述，关于定窑创烧的年代，学术界
还存在较大争议。 由于相关文献记载与现阶段
考古资料不能很好对应，我们对早期定窑的讨
论主要依据已有的考古资料。 8 世纪后期至 9
世纪中后期正是邢窑繁荣发展并开始走向衰
落的时期，从现有考古资料所见早期定窑的产
品面貌来看，定窑创烧及早期发展与其对邢窑
的模仿有关[13]。 科技分析结果也表明了这一时
期定窑细白瓷对邢窑精细白瓷产品工艺的模

仿[14]。 这一时期定窑与邢窑产品面貌的高度相
似性， 极有可能是因为定窑的创烧就是从模仿
邢窑精细白瓷开始的， 并希望作为当时已在国
内外广泛流通并用于贡御的邢窑产品的补充。
对邢窑的研究表明，邢窑最兴盛的时期是中唐时
期[15]，而这个时期的定窑也开始烧制瓷器。窑址
发掘资料也表明，这一时期定窑的许多产品虽
与邢窑在造型、胎釉特征上颇为相似，但定窑
在匣钵底部垫一层石英砂以防止器物粘连，导致
定窑的细白瓷产品底部均大量粘砂， 实际上造
成了定窑与邢窑产品的一个较为显著的不同[16]。

这一时期定窑窑场主要位于北镇区恒河
沿岸的台地上，分布范围较小。 窑场规模不大，
产量较小，产品不甚丰富。 主要产品有细白瓷、
化妆白瓷、青黄釉瓷、细黑釉瓷、低温釉陶及其
半成品素烧器等。 定窑初创阶段即以白瓷为主
要产品，此期白瓷占产品总量的 65.8%，其中细
白瓷产品占 58.8%，超过产品总量的一半。白瓷
产品中还有粗化妆白瓷，占产品总量的 7%。 此外，
这一时期数量较多的产品还有早期定窑较具代
表性的青黄釉瓷，占产品总量的 30.5%（图一）。
可见，定窑从创烧伊始就奠定了以细白瓷产品
为主的生产特征，而且产品质量很高，这表明
定窑的创烧起点很高，缺少一般窑场初创时期
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从较低水平向高水平演
变的发展过程。

细白瓷器类主要有碗、钵、瓶、罐等，其中碗
占 89.8%，其他器类出土数量均很少（图二）。此
期细白瓷产品已有很高的烧造水平， 器形规
整，胎色白，胎质细密坚致，表现出在选料、备料
上的精工。 釉色以白中微泛青者为多，釉层均
匀、光亮。 另有极少量细白瓷器施两层釉，釉呈
乳浊状，釉色白中泛青，釉面更加温润。 釉层厚
的器物或器物上积釉处多有大量细碎开片，施
釉至下腹，足部无釉。 代表性器物有敞口斜曲
腹大碗（《北镇》图一七）、唇口玉璧足碗（图三、
四）、盏托（《北镇》图五八 ∶ 1）、侈口圆肩执壶
（图五）等。

化妆白瓷器类主要有碗、钵、罐、执壶等。
胎色黄灰，火候很高，胎质较粗而坚致。 化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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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正白，外罩光亮的透明釉，有大量细碎开
片。 代表性器物有敞口玉璧足碗（图六）、唇口
折腹饼足钵（图七）、执壶（《北镇》图一九）等。

青黄釉瓷器类主要为碗（图八），另有少量
执壶、钵、罐等。 粗质灰胎，夹杂大量杂质，但因
火候高而非常坚实。 碗类器物通常在内壁及口
沿处施化妆土，外施透明釉，釉色白中泛灰青，
布满细碎开片；外壁施青釉，有化妆土处呈青
黄色，无化妆土处呈青绿色，青釉中含铁量较
高，往往因为火候较高呈现褐绿色。 另有一些
青黄釉器物，青釉在化妆土映衬下呈黄色，有学
者称之为“黄釉器”[17]。 这一时期有些青黄釉碗
外壁有成排分布的锥刺纹或席纹装饰（图九；
《北镇 》图一八），这类装饰作为定窑最早阶段
青黄釉瓷器的特有装饰方法，只出现于这一时
期，且出土数量极少。

粗黑釉瓷器类主要有盏、 罐， 另有少量
碗、瓶、钵、盆等。 胎体特征与化妆白瓷基本
相同，外施一层黑釉，由于烧成温度很高，釉
色均匀，釉面光亮。 代表性器物有敞口平底盏
（图一○）。

低温釉陶主要为低温绿釉和低温黄绿釉。
器类主要为炉（图一一），黄灰胎，胎质粗而坚
致，露胎处呈粉红色。 通常在口沿及外壁施化
妆土，外施低温铅釉，以绿色、褐色为多，某些
部位暴露化妆土，产生白色装饰效果。 同时地
层中发现有一些同样造型的素胎器物。 从出土
物比例来看，低温釉陶与素胎器所占比例都较
小，而素胎器数量明显多于低温釉陶，说明这
类产品的生产数量不是很多。 加之低温釉陶为
二次烧成， 素烧之后就淘汰一部分残次品，提
高了产品的成品率，所以窑址上发现的低温釉
陶成品较少。 这类产品进入北宋以后很快就停
止烧造。 早期低温釉陶只在北镇区生产，涧磁
岭地区未见。

细黑釉瓷器类主要为盏（图一二）。 特征为
白薄胎，胎质极细，内外均施黑釉，釉层薄，釉
面光亮，流动性极强，玻璃质感强，施釉及足，
堆釉很厚。 与细白瓷一样，足底粘砂。

根据发现的窑具和对器物的观察可知，本期

细白瓷使用匣钵单烧，匣钵内底垫一层砂以防止
器物与匣钵粘连，因此器物底足有粘砂。 匣钵
有漏斗形（图一三）与直壁形（《北镇》图二一、
五八 ∶ 3）两种。 青黄釉瓷、化妆白瓷、粗黑釉瓷
采用明火裸烧法，碗、盆等叠烧器物之间以三
叶形支钉间隔（图一四、一五）。

曲阳县文管所收藏有一通慧炬寺旧址发
现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此碑立于永
贞元年（805年），碑阴刻有一众“助钱造寺结邑
修诸功德”的功德主的姓氏和官职[18]。其中列出
了多名与瓷器生产有关的官员，计有“都知瓷
窑等三冶节度总管骠骑大将军试殿中监李庭
珪”，“瓷窑冶副将试太常卿李仙期”，“都知瓷窑
等三冶判官李成璘”，“瓷窑冶虞候蔡庄，副将王
从利，散副将郭伯诚，驱使官贾琎、张璘”，“瓷窑

图一 定窑第一期釉色品种百分比统计图

图二 定窑第一期细白瓷器类百分比统计图

■ 早期定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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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百将韩重光、王希朝，押官刘河清、王朝□、
罗献弘， 兵曹李惟□”，“都知瓷窑勾当供使细
茶器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太常卿杨
春”，“同勾当茶器杨良捷”。 这个名单包括了瓷
窑冶管理和生产的从大到小的官员，甚至可能
包括了类似“作头”的工匠，还有负责采办的
“都知瓷窑勾当供使细茶器云麾将军守左金吾
卫大将军试太常卿杨春”等官员，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官营制瓷手工业的生产体系。 这一碑记
资料的发现，为探索定窑创烧年代及判定早期
定窑生产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 根据孟繁峰等
学者的研究，义武军恒阳县内有瓷窑冶、石城
冶、白土冶和恒山冶四处官冶以及附属于白土
冶的白堡冶，分管制瓷和矿业，其中以瓷窑冶
为尊。 从这些官员的挂职可知，诸冶的管理体
制是军管，李庭珪的品级甚至高于恒阳县令 [19]。
孟繁峰等认为此碑记虽不能解决定窑创烧的
准确年代问题，但可以肯定其在唐后期至五代前期
义武军割据的 782~929年为 “方镇易定官窑”，
其产品用于贡奉割据的方镇， 并据此得出定窑初
创时期的性质是义武军辖下的藩镇官窑[20]。 我
们大致同意上述观点，即定窑的创烧与义武军
藩镇的建立有很大的关联，定窑初期的生产是
在义武军藩镇掌管之下。 义武军虽割据程度不
及承德、幽州、魏博三镇，但也属割据型藩镇，
节度使之职父子相袭，自署文武官吏，租赋不入
中央。此碑立碑时间在张茂昭入朝之前不久，此
时定州已形成割据，定窑创烧可能与藩镇割据
时大力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需要补充的是，义武军藩镇建于建中三年
（782 年）[21]， 首任节度使张孝忠由于未追随安
史之乱降将、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
叛乱并成功收复定州，得到唐中央政府的嘉赏，
被封为义武军节度使、 易定沧三州观察使 [22]。
义武军藩镇从河北地区的大藩成德军中分出，
初建之时急需发展经济以自立。 而此时邢窑的
中心产地内丘县并不隶属于藩镇，而是归中央
政府统辖[23]。 此时的邢窑正处于生产的繁盛时
期，史料明确记载其向中央政府贡瓷器[24]，而都
城长安也出土了许多这一时期精美的邢窑细

白瓷器， 考古发掘资料足以证明邢窑贡御的事
实[25]。 邢窑在此时不仅向中央政府贡瓷，还参与
刚刚开始的大规模海上贸易活动[26]，并要供应窑
场附近地区的民众。 因此，邢窑此时非常需要扩
大产能，以满足各方的需求。 而急需发展经济并
与中央政府保有良好关系的义武军， 可能通过
中央政府的协调，得到邢窑的直接帮助，也开始
生产瓷器。 这种帮助有可能是窑工直接参与生
产， 因此定窑才能够在创烧伊始就生产出了精
细的白瓷。 不过此时定窑供给的对象主要是义
武军辖区及附近地区的士庶， 在都城长安没有
发现明确的这一时期定窑器物， 表明定窑并不
贡御。 另外通过对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
碑阴所录捐建人名录的分析， 在 782年义武军
建藩以前、765年慧聚寺建寺后助钱建寺功德主
的名录中（碑阴下部列名）不见瓷窑等三冶的官
员[27]，似说明在义武军建藩的 782年以前并无瓷
窑冶的建制，窑业生产始于义武军建藩以后。

从《影堂纪德之碑》所录功德主名录可知，
至迟于永贞元年（805年），在恒阳县龙泉镇即今
曲阳县灵山镇一带已存在规模与质量颇为可观
的制瓷业，并形成陶瓷商品生产基地，还能生产
“细茶器”一类高档日用瓷，此时定窑已是节度
使政权派官监烧的窑场[28]。尽管我们在多处地点
散点发掘的 9个探方中发现了唐、 五代时期的
地层，并且无一例外下接生土层，但经过细致排
比， 这些地层的出土物均难以断代到 8世纪后
期的中唐时期， 可资比较的资料都排定在中唐
末到晚唐时期。 因此，我们将北镇区发掘资料第
一期的年代定为 9 世纪初到第三个 25 年间 [29]。
发掘地点之外的北镇、 涧磁岭窑区的多次拉网
式调查亦未发现更早的遗存。 1957年冯先铭对
定窑窑址进行调查时所采集的与邢窑极为相似
的白瓷片，也不能证明可以早到中唐时期[30]。 由
此我们将此次定窑遗址发掘出土的时代最早的
遗存断代到 9世纪，换言之，《影堂纪德之碑》所
体现的定窑最早期的窑业遗存至今并未发现。
由于慧炬寺故址位于灵山镇以西的东、 西燕川
村附近， 推测定窑最早期的窑业生产地点可能
在燕川、冶北窑区。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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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细白瓷唇口玉璧足碗（BZT5輥輲訛 ∶ 1） 图四 细白瓷唇口玉璧足碗（BZT5輥輲訛 ∶ 1）外底

图六 化妆白瓷敞口玉璧足碗（BZT4③ ∶ 16）图五 细白瓷侈口圆肩执壶（BZT4② ∶ 108）

图八 青黄釉碗（BZT6⑦ ∶ 102）图七 化妆白瓷唇口折腹饼足钵（BZT4③ ∶ 1）

■ 早期定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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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青黄釉席纹碗（BZT6⑦ ∶ 101）

图一〇 粗黑釉敞口平底盏（BZT4② ∶ 17）

图一一 低温黄绿釉炉（BZT5輦輮訛 ∶ 101）

图一三 漏斗形匣钵（BZT4③ ∶ 115）

图一四 三叶形支钉（BZT4③ ∶ 113）

图一五 粗黑釉盆（BZT4② ∶ 121）内底支钉痕

图一二 细黑釉盏（BZT4② ∶ 124）（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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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川和冶北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31]，2009年我们
也在燕川村的三个地点布方发掘[32]，但出土器物
的年代大体在北宋晚期到金元时期， 未见早期
遗存。 另有一种可能是，这一时期的窑业遗存在
今北镇南村的法兴寺故地，即《光绪重修曲阳县
志》[33]所说的龙泉镇镇治所在，然而我们曾多次
前往北镇南村调查，发现窑业遗存并不普遍，也
未见早期遗存。 义武军藩镇官窑的面貌到底如
何，目前尚不得而知。

经过张孝忠和其子张茂昭近 30年的统治，
至元和五年（810年），张茂昭将义武军藩镇的治
权归还中央[34]。 此后的几十年间，义武军节度使
三五年一换，未行各割据藩镇的世袭制度，统治
不够稳定，由于河北地区承德、幽州、魏博等几
大藩镇的割据， 中央对义武军的控制也比较薄
弱[35]。 直到晚唐后期的乾符六年（879年），封王
处存为义武军节度使，易定再次入藩，开始世袭
统治[36]。 后梁时，其弟王处直被封为北平王[37]，直
到后唐天成四年（929年）王处直义子王都被攻
灭[38]，义武军王氏割据了 50年。张氏义武军藩镇

归治中央以后，义武军治下的“瓷窑冶”可能也
撤除官冶，但窑业生产并未停止，我们所分的北
镇区第一期遗存即易定撤藩到再次入藩之间的
遗存。 这一时期窑业生产依然保持了很高的质
量，产品以高档的细白瓷为主，粗劣的青黄釉瓷
也有一定数量。 但这一时期的生产规模很小，主
要集中在北镇北村南部沟谷北侧台地与北镇南
村舌形台地东北角山坡上，遗存分布面积较小。
在不同发掘地点清理出早期遗存的 9 个探方
中， 第一期的地层仅在北镇 T4、T5两个探方中
分布。 我们推测， 张氏义武军藩镇归治中央以
后，原义武军所辖瓷窑冶废止，窑工们另选了恒
河西北岸的地点继续进行生产， 但可能是由于
生产人员相同，产品依然保持了高水平。 这样的
生产状况延续了几十年的时间， 直到定州再次
入藩，这里才迎来了生产发展的高峰期。

三 唐末五代时期：定窑的快速发展与
第一个高峰期

晚唐以降，邢窑走向衰落[39]。定窑产品开始
逐步取代邢窑精细白瓷的地位而广为流通，其
流通范围较前一期已大为扩展[40]。唐末时，定窑
的精致白瓷产品已进入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如
浙江临安唐光化三年（900年）吴越国王钱镠父
钱宽墓[41]及天复元年（901年）其母水邱氏墓 [42]。
进入五代后，定窑产品的流通区域更是扩展到
自辽境至南方的广大地域范围。唐末五代时期，
尤其是进入 10世纪以后， 定窑细白瓷产品开始
逐渐取代邢窑销往海外[43]。至 10世纪中叶前后
的五代后期，已经远销至埃及的福斯塔特 [44]。

从窑址分布范围来看，此时窑业生产的区
域扩大，我们在不同地点发掘的 9 个探方中均
发现有此期地层。 涧磁岭窑区从这一阶段开始
生产，产品面貌与北镇区基本一致，但不见低
温釉产品及精细白瓷，整体上质量稍差 [45]，当时
定窑的生产中心区域仍在北镇。 根据窑业堆积
分布与产品种类、特征的差异，以后唐天成四
年（929 年）王都举族自焚、义武军割据结束为
界 [46]，这一期又可划分为前、后两段，即唐末五
代前期的快速发展期和五代后期的第一个高

图一六 定窑第二期前段釉色品种百分比统计图

图一七 定窑第二期前段细白瓷器类百分比统计图

■ 早期定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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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 细白瓷唇口玉璧足碗（BZT5⑧ ∶ 10） 图一九 细白瓷花口盘形盏托（BZT5⑦ ∶ 3）

图二一 精细白瓷五曲花口深腹大碗（BZT5⑦ ∶ 6）图二〇 精细白瓷敞口斜直腹碗（BZT5⑨ ∶ 12）

图二三 中白瓷侈口五葵口大碗（BZT5⑧ ∶ 14）图二二 中白瓷敞口圈足大碗（BZT5輥輯訛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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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四 中白瓷唇口圈足大碗（BZT5⑦ ∶ 4） 图二五 中白瓷敞口花口盘（BZT5⑨ ∶ 9）

图二七 青黄釉碗（JCAT2H3 ∶ 48）图二六 化妆白瓷短直流饼足执壶（JCAT2H3 ∶ 35）

图二九 细黑釉敞口盘（JCAT2H3 ∶ 57）内壁图二八 细黑釉敞口盘（JCAT2H3 ∶ 57）外壁

■ 早期定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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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期。
（一）唐末五代前期：定窑的快速发展期
此阶段年代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 年）至

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年）。 这一阶段北镇区
窑场生产规模扩大，窑业堆积较厚，出土遗物
较多。 1960~1962 年发掘出土的唐代遗物均可
划入此期[47]。此时涧磁岭地区创烧，窑业堆积主
要分布在涧磁岭北部的涧磁岭 A 区 [48]和 C 区，
即涧磁岭窑区的中心地带。

与前一期相比，产品质量更为精良，数量
和种类都有增加。 产品种类有细白瓷、青黄釉
瓷、化妆白瓷、细黑釉瓷、粗黑釉瓷及低温釉陶
等。青黄釉瓷比例下降。白瓷产品中，化妆白瓷

下降幅度较大， 细白瓷依然是比重最大的品
种。 本期新出现“精细白瓷”与“中白瓷”两类不
同于前一期的白瓷产品。 细黑釉瓷产量很小
（图一六）。

细白瓷产品胎釉特征与前一期大致相同，
釉色更加稳定均匀，器类主要有碗、钵、盘、碟、
瓶、罐、执壶等，较为明显的变化是盘的数量
和比例比前期有较大增长（图一七）。 代表性
器物有比前一期腹壁更斜直的唇口玉璧足碗
（图一八）、敞口斜直腹圈足碗（《北镇》图二四、
五九 ∶ 4）、侈口深腹饼足杯（《北镇》图二五、
五九 ∶ 3）、折腹圈足盒（封二 ∶ 1； 《北镇 》图
五九 ∶ 2）、花口盘形盏托（图一九）等。

图三〇 粗黑釉敞口平底小盏（BZT5⑨ ∶ 202） 图三一 粗黑釉敞口饼足盘（JCAT2H3 ∶ 74）

图三三 粗黑釉腰鼓（JCAT2H3 ∶ 14）图三二 粗黑釉敛口深曲腹饼足钵（JCAT2H3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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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白瓷生产区域只集中在北镇区。 特点
是胎很薄，釉层均匀明亮，白度很高。 器表均施
满釉，裹足刮釉。 器类主要有碗、盘、碟等，器形
与细白瓷略有差别。 代表性产品有敞口斜直腹
碗（图二○）、五曲花口深腹大碗（图二一）、印花
方形碟 （《北镇 》图二七 、五九 ∶ 7）、贴塑纹罐
（《北镇》图二八、五九 ∶ 10）等。其中部分碟底部
有印花对蝶等纹样（《北镇》图二七、五九 ∶ 7）。
从造型上看，相当一部分精细白瓷碟在成型时
使用了内范，目的是保证器形规整。 这类产品
比细白瓷产品制作更为规整， 胎釉的选料更
精，属于这一时期的高档产品，在一些高等级
的墓葬中有发现， 如洛阳后梁开平三年（909

年）高继蟾墓出土了与上述精细白瓷贴塑纹罐
造型相同的白瓷盂 [49]，十国楚（897~951 年）长
沙 55 长丝营 M7 出土了与上述印花方形碟造
型、纹饰相同的方盘[50]。

中白瓷胎质较细白瓷稍粗，胎体薄，胎色
白中泛黄，施化妆土后再施釉，白釉泛青灰色
或青赭色，釉流动性很强，釉面布满细碎开片，
且生烧现象较多。 器类主要有碗、盘，器形与同
时期细白瓷相同。 这类产品在北镇及涧磁岭地
区的唐末、五代前期地层中普遍出土，数量较
多，但只在这一阶段生产。 代表性器物有敞口
圈足大碗（图二二）、侈口五葵口大碗（图二三）、
唇口圈足大碗（图二四）、敞口花口盘（图二五）

图三四 低温釉炉（BZT5⑧ ∶ 8） 图三五 素烧盘口穿带瓶（BZT5輥輯訛 ∶ 11）

图三七 素烧盘口穿带瓶（BZT5輥輯訛 ∶ 12）纹饰细部图三六 素烧盘口穿带瓶（BZT5輥輯訛 ∶ 12）

■ 早期定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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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八 细白瓷细线划花枕（BZT5⑨ ∶ 232） 图三九 精细白瓷碗（BZT5⑦ ∶ 6）底部粘砂痕迹

图四〇 细白瓷侈口盘（BZT5⑧ ∶ 2）内底涩圈 图四一 漏斗形匣钵对扣标本（BZT5④ ∶ 189）

等。 这类产品在辽宁地区辽代早期墓葬中多有
出土，过去常被视为辽瓷[51]，实际上应当是定窑
输往辽地的一类重要产品。

化妆白瓷器类主要有碗、钵、执壶、罐等，
代表性器物有短直流饼足执壶（图二六）。

青黄釉瓷器类绝大多数为碗（图二七），另
有极少量的钵、执壶。 与前一期相比，青黄釉碗
在器形上呈现出口更敞、 腹更斜直的特点，外
壁不见锥刺纹等装饰。

细黑釉瓷胎与精细白瓷产品相同， 施黑
釉，釉层透明，釉层薄处呈淡褐色，光亮度高。
器类主要为盘，发现数量很少，由于胎体很薄
且极为破碎，没有可复原器物（图二八、二九）。

从残存的口沿标本来看，有一部分也有花口装
饰。多数内外施半釉。另外，北镇区此段地层出
土有细黑釉白花腰鼓的标本（《北镇》图三○），
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较厚，外施黑釉，釉层均
匀，釉面较光亮，外壁在花纹处擦去黑釉后施
一层较厚的乳浊性很强的白釉，形成黑釉白花
的装饰效果。 这件标本为此次发掘仅见，十分
珍贵。

粗黑釉瓷器类主要有盏、钵、罐等，代表性
器物有敞口平底小盏 （图三○）、 敞口饼足盘
（图三一）、敛口深曲腹饼足钵（图三二）等。 此
外，涧磁岭 A区这一时期灰坑中还发现有腰鼓
标本（图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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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釉陶器类主要为炉 （图三四；《北镇》
图三二、五九 ∶ 11）。新出现盘口穿带瓶，发现较
多的素烧产品及少量低温绿釉标本 （图三五~
三七）。 胎釉特征及装饰与定窑出土品相似的
器物在辽境多有出土，如辽会同五年（942 年）
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一件绿釉穿带瓶，发掘者认
为其采用的以绿釉为主、 黄釉点缀的套釉方
法，应来自唐三彩的影响，可视为辽三彩之雏
形 [52]。 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三号辽墓出土
有一件形制和装饰风格与耶律羽之墓出土
者相同的低温酱釉划花穿带瓶 [53]，另外内蒙古
清水河县山跳峁墓葬亦出土一件造型相同、装
饰特征类似的低温酱釉贴花璎珞纹盘口穿带
瓶 [54]。 曾有学者通过对唐代墓葬的研究，认为
三彩器物的生产从中晚唐时期已经逐渐衰落[55]。
我们曾认为，辽代低温彩釉器的生产早于三彩
器在中原地区的复兴， 其传统当与唐代挂钩，
且可能源自河南中西部窑场的影响 [56]。 定窑窑
址的发掘资料表明，这些产品应当是定窑生产
的。 对唐三彩最具代表性的巩义窑、邢窑产品
和唐五代定窑低温釉产品的科技分析表明 ，
定窑产品与前两处窑场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巩
义窑、邢窑的三彩器胎与同时期烧造瓷器产品
的胎成分一致，只是因为烧成温度和烧成曲线
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定窑低温釉产
品的胎则使用一种与瓷器胎料完全不同的黏
土，其成分更接近陶器制作的标准 [57]。 从外观
上看，定窑的低温釉产品釉层薄、流动性强 ，
颜色较淡雅，不及巩义窑、邢窑产品色彩浓艳、
深沉。

在装饰技法上，素面仍占主流。 除印花外，
精细白瓷碗内壁对应花口常有凸线纹装饰。 这
一阶段白瓷枕上开始出现细线划花装饰， 纹饰
主要是简单的草叶纹（图三八）。 此段的细白瓷、
精细白瓷和中白瓷等白釉产品中的碗、盏、盘、
碟类器物开始出现较多的花口，包括五花口、双
出脊花口等， 这应当与晚唐以来瓷器对金银器
的模仿有关，除定窑外，越窑、耀州窑均有类似
的情况[58]。 低温釉产品中，盘口穿带瓶肩腹部采
用了深剔刻方法装饰折枝花卉纹（见图三七）。

在装烧方法上， 青黄釉碗依然采用三叶形
支钉作为间隔具叠置裸烧。 细白瓷、精细白瓷、
中白瓷均使用匣钵单烧法，碗、盘类器物使用漏
斗形匣钵，匣钵内底垫砂，所以器物底部可见粘
砂痕迹。 高档的精细白瓷器物外底也可见粘砂
痕迹（图三九）。 值得注意的是，此段细白瓷中出
现极少量内底带宽涩圈的碗、盘（图四○），从细
部观察，涩圈系擦釉而成，目前还不能判定是涩
圈叠烧的痕迹。

（二）五代后期：定窑的第一个高峰期
此阶段年代为后唐长兴元年（930 年）至北

宋建立（960年）之前。 窑址在北镇区和涧磁岭
A、B、C 区都有分布， 分布范围比前段略有扩
大，堆积厚度增加，定窑生产达到了其生产历
程中的第一个高峰。

此段产品种类和数量大增，定窑生产传统
及产品风格基本形成。 与前段相比，中白瓷、青
黄釉碗类衰落并渐趋消失， 精细白瓷数量锐
减，与之相对，细白瓷进一步凸显其作为核心
产品的地位，达到了创烧以来的峰值，所占比
例超过 85%。 此外化妆白瓷、粗黑釉瓷及低温
釉陶均继续生产，但产量均很小（图四二）。

各类白瓷产品的胎釉特征与前段相比变
化不大。 其中，细白瓷产品种类繁多，出土物数
量巨大。 器类有碗、盏、钵、盘、碟、盏托、盒、器
盖、炉、执壶、瓶、罐、枕、瓷塑等，因为器类增多，
碗类器物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细白瓷产
品中最主要的器类。 而这一阶段盘类器物出现
了爆发式的增长，在细白瓷产品中的比例从上
一阶段的 4.2%直线上升至 26%。其他器类所占
比重均较低（图四三）。 代表性器物有敞口五花
口圈足碗（《北镇》图三六、六○ ∶ 2）、敛口平沿
鼓腹钵（封二 ∶ 2）、敛口花边鼓腹钵（《北镇》
图三八、六○ ∶ 4）、侈口五花口圈足盘（《北镇》
图三九、六○ ∶ 7）、四瓣壸门形花口盘（《北镇》
图六○ ∶ 6）等。

精细白瓷器类主要有碗 、盏 、盘 、碟 、钵
等，代表性器物有敛口平底钵（《北镇》图四四 、
六○ ∶ 10）、印花平底碟 （《北镇 》图四五 、
六○ ∶ 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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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数量较少的品种中，化妆白瓷器类主
要有碗、钵、盆、执壶等。 粗黑釉瓷器类有盏、盆
等。 低温釉陶仍以黄绿釉炉为主。 这几类产
品的造型和胎釉特征与上一阶段相比变化都
不大。

在装饰技法上， 细白瓷几乎全部为素面
器。 细白瓷与精细白瓷碗、盘、钵等类的花口器
物的比例较此前明显上升（图四四）。 花口作为
一种施加于胎体口部的装饰，在这一时期持续
增长，说明了瓷器生产中模仿金银器造型的风
尚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一些细白瓷枕面上依然
有细线划花草叶纹装饰（《北镇》图四三）。 精细
白瓷素面器及印花装饰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
印花装饰主要施于少量盘类器物上，纹饰有团
花（《北镇》图四五、六○ ∶ 12）等，而花口器物内
壁的凸线纹装饰则大幅度上升（图四五）。

在装烧方法上， 与前段相比没有大的变
化。 细白瓷与精细白瓷碗、盘类器物大多使用
漏斗形匣钵单烧法烧制，另有少部分采用矮直
壁形匣钵（《北镇》图四六、六○ ∶ 14）烧制，匣钵
内底垫砂防止粘连。 瓶、罐、执壶类器物使用直
壁形匣钵或采用两个漏斗形匣钵对扣的方法
装烧（图四一）。 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器物均施
釉不及底，足心无釉，少见前段精细白瓷碗采
用的裹足刮釉方法。 我们在涧磁岭 B区发掘了
两座五代时期的窑炉， 窑炉的特征是全部砖
砌，具有大而深的火膛，后部有两个很大的方形
烟囱[59]，这种结构可以使窑炉内获得很高的温
度， 而定窑细白瓷和精细白瓷的烧成就需要
1300℃以上的温度 [60]。 与北方地区发现的五代
时期的馒头窑相比[61]，这两座窑炉最成熟、最先
进，表明这时定窑的烧成技术在北方地区已经
名列前茅。 而精细白瓷原料加工的高水平，使
定窑成为北方地区工艺领先、出类拔萃的精细
白瓷生产窑场。

四 早期定窑的发展、繁荣与影响

经历了中晚唐时期的创烧和初步发展，进
入 9世纪后半叶，定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制瓷水平逐渐超越了其他窑场，尤其是其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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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的邢窑。乾符六年（879年）后，即我们分期
中的第二期前段开始，定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
时期，生产规模扩大，产品种类大大丰富，质量
提高。 定窑的发展伴随着邢窑从衰落到消亡的
进程，这与义武军藩镇的割据和逐渐强大及周
边地区诸强藩的式微密切相关。 从后梁太祖朱
温封王处直为北平王可见，五代初年义武军已
成为独霸河北的强藩，北平王与位列十国的闽
王、南平王齐名。 其中细节虽难以追踪，但一定
是王氏义武军吞并或控制了邢窑所属的昭义
军， 定兴邢衰很可能体现了权力与势力的变
化，最明显的反映就是精品瓷器生产数量和水
平的消长。 孟繁峰等认为带“官”字款的瓷器是
向藩镇贡纳的产品[62]，此观点尽管尚有漏洞，但
颇有新意。 如果不拘泥于藩镇，而认为“官”字
款瓷器是向所属王国政权贡纳的产品，就比较
合理了。 目前考古发掘所见“官”字款定窑瓷
器，大体可以断代在王氏义武军节度的时期及
以后的五代中原王朝时期和随后建立的北宋
王朝时期。

定窑在 9 世纪末期以后逐渐成为产品流
通范围最广的白瓷窑场。 尤其是唐末南方一些
高等级墓葬和五代中原地区高等级墓葬出土
了大量定窑白瓷，如前述的钱宽墓、水邱氏墓
和高继蟾墓，其中包含的意义耐人寻味，很可
能代表了藩镇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官方贸易活
动。 藩镇所获贡瓷并非全部留为己用，而是当
作商品，通过交换获得维持藩镇运行和安邦立
国的经费。

五代后期，随着王都被攻灭，定窑开始归
属于五代的中原王朝。 从王子山院的碑记 [63]可
知，此时定窑生产成为民间生产、政府收商税
的模式， 定窑的生产也在此时达到第一个高
峰。 仍然生产的“官”字款瓷器，依旧是向所属
王朝贡纳的器物。 此次发掘出土了三片带“官”
字款的标本， 但分别出土于北镇区、 涧磁岭 B
区和涧磁岭 C区三个相距较远的地点。 这似乎
表明此时的定窑没有专门生产贡官瓷器的作
坊，而是每个生产作坊都承接一定数量的贡官
器物的生产。

我们划分的第二期也正是南方白瓷起源
的时期，此时大量定窑白瓷在南方的出土暗示
了这一时期权贵阶层对白瓷的渴求，这有可能
是南方白瓷起源的动因之一[64]。已有学者指出，
南方白瓷的创烧明显受到了定窑制瓷技术的
影响[65]。而且，北方辽境一批辽代早期贵族墓葬
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白瓷，其中定窑白瓷占绝
大多数，显示了契丹贵族对定窑白瓷产品的巨
大需求[66]。在产品需求的刺激下，并深受定窑的
影响，以白瓷为代表的辽瓷可能在 10世纪上半
叶创烧[67]。史籍明确记载，辽控制定州期间将技
巧之家迁往辽地[68]。 辽地陶瓷生产大致始于这
一时间前后，与曲阳陷落后包括大批窑户在内
的农业及手工业者被掠入辽地不无关系[69]。以上
事实表明，早期定窑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南
北方的白瓷生产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要之，2009~2011 年定窑遗址的发掘为解
决定窑的创烧和早期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资
料。 以窑址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记载及
墓葬等遗迹出土的资料，我们认为定窑创烧于
中唐后期，其创烧与藩镇割据背景下地方经济
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从技术来源上讲，定窑创
烧受到邢窑的影响，并从开始就确立了以细白
瓷为主的生产传统。 经历唐末五代前期的快速
发展，在五代后期迎来了窑业发展的第一个高
峰。 同时，早期定窑的发展，对南北方的白瓷生
产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而影响到这一时期
全国的瓷业生产格局。从这一角度讲，早期定
窑在 9~10 世纪全国的陶瓷发展中具有重要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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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ly Stage of the Dingyao Kiln

Qin Dashu et al.

The early stage of the Dingyao kiln refers to its produc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pr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found in the Beizhen kiln site, integrated
with other kiln remains from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in the Jianciling area, and offers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about the early production in Dingyao. The products from the early stage of
Dingyao were mainly the white glazed (including fine white, extra fine white, medium white, and slipped
white), but also included porcelains decorated with a green yellow glaze, a fine black glaze, or a coarse
black glaze, as well as some lower temperature glazed pottery. Fine white glaze porcelain were the main
products of the Dingyao kiln in the early era. Based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kiln, unearthed materials
from remains such as tombs, and historical primary resour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ingyao began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mid Ta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initially in the mid to
late Tang Dynasty. After its speedy development in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to the early Five Dynasties,
Dingyao reached the first peak of its production in the late Five Dynasties when the unique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style of its products were form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stage of Dingyao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white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both south and north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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